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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查证《清明上河图》疑点18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钟爱华和我已经算是患难之交，我
这次不再有什么隐瞒，把素姐和老朝奉
的事情从头到尾说给他听。钟爱华一
边听着，一边让烩面噎得直瞪眼。他本
来以为只是造假，现在居然牵扯到非法
禁锢了。

钟爱华突然一拍桌子兴奋地说：
“这是好事呀！成济村不是拿仿古工艺
品当挡箭牌吗？那我们可以用非法禁

锢素姐的名义让警察查他们。到时候
只要素姐愿意作证，那成济村伪造文物
的罪名就是板上钉钉了。”

“嗯，这是个好办法。”我点点头。
这个办法一举两得，既能救出素姐，也
能捣毁一个造假团伙。

“这事交给我来办吧，许老师你干
啥？”

我摆了摆手，望着窗外：“我还有更
重要的事情要办，我得赶回北京，不能
让素姐失望。”钟爱华道：“明白。我在
北京也有几个做新闻的同学，要不要介
绍你们认识？”

吃完烩面，我们也谈得差不多了。
钟爱华自告奋勇去给我买回北京的火
车票，我则找了个旅馆开了个钟点房，
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然后躺到床上
休息。

等我一觉醒来，钟爱华也把火车票
送到了。我叮嘱他了几句，然后登上返
回北京的火车。

回到北京，我在店里稍事休息，然
后给郑教授打了个电话。郑教授是药
不然的老师，娶的是五脉里的人，算是
五脉的外围成员。

郑教授一听是我的电话，挺高兴，
问我这几天干啥去了。我说进货去了，
然后问他有没有办法看到《清明上河

图》的真迹。郑教授一愣，说你小子怎
么改行钻研书画了。我说为了加强自
身文化修养在补课，看到这一段，想见
识一下。郑教授告诉我，这件事不大可
能。《清明上河图》是顶级国宝，被严密
地保管在故宫画库里，不对普通人开
放。除非是有重大展出活动，另外，开
库必须经过十几道手续和数个部门的
审批，还得有充分的理由。

“别说你了，就连刘一鸣要看，都不
见得能批准。”郑教授说。

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又问：“那当
时这幅画移回故宫，参与鉴定的人都有
谁？”郑教授反问：“你问这个干吗？”

“好奇呗。”我只能用这个理由回
答。好在郑教授没有再追问，他想了想
说：“如果我记得不错，这份名单是保密
的。不会出现具体某位专家的姓名，而
是以鉴定组集体形式出现的。想知道
名单里都有谁很难。但反过来想，你若
心里有一个人选，想知道他在不在名单
里，这个就相对容易点。”

我眼睛一亮，郑教授的话没错。如
果我有特定目标，想知道他是否参与了
《清明上河图》的鉴定，可以有多种办法
去求证。最简单的办法是去问他本人，
或者去查他当时的行踪，或者询问他身
边的人，总之手段很多。

“那你有人选吗？”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嗯……没有

特定的，不过应该是五脉中人。”
郑教授思考片刻：“书画鉴定肯定

是刘家的事，而他们家有资格进专家组
鉴定《清明上河图》的，就那么几个人。
这个你别管了，我去帮你打听。不过你
想看《清明上河图》的真迹，这个我就没
办法了。”

“这个我自己想办法，哪能老是麻
烦您呢。”我赶紧说。

“非得看真迹不可吗？书店里也应
该有高清画册卖吧？或者上琉璃厂弄
一卷原大尺寸复制品，问题也不大。”

我摇摇头，这就和鉴宝一样，不可
能对着张照片就妄下结论，得亲眼看见
画才能鉴定真伪。再说，那些高清图册
和复制品清晰度都不行，看不到细节，
而重要的信息往往就隐藏在细节里。

“不是真迹，哪能看得那么清楚
啊。”我喃喃自语。这是我计划里最关
键的一环，不允许出错。

郑教授嘿嘿一笑：“你有没有试着
找过‘图书馆’？”

“哪个图书馆？北图还是国图？”
“都不是，‘图书馆’他是个人。”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15 要回被盗自行车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为了争取早日转正，我非常努力
地工作，而凌一尧一个人宅在家里看
书、上网。我下班回来，她仍然抱着枕
头睡觉，我换拖鞋时她迷迷糊糊地睁
开眼睛，说：“吕钦扬，我最喜欢看你
回家。”

我说：“噢。”
“那你什么时候最喜欢我？”
我一时没有回答上来，敷衍一句便

洗澡去了，她有些不满意，整个晚上都
闷闷不乐。第二天早上，我才告诉她：

“我们并肩站在镜子前一起刷牙的时候
我最喜欢你。”

从那以后的每个早晨，凌一尧都非
常热衷于和我一起洗漱。两人挤在狭
窄的卫生间，一边洗脸刷牙，一边故意
挤搡，最后并肩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仿
佛正在自拍一张婚纱照。

然后一起出门。
当时最讨厌的是刮风下雨的天气，

我们在风雨中如同落汤鸡，还要被疾驰
而过的汽车溅得一身泥点儿。尤其是
停在十字路口的红灯前时，我们举着伞
瑟瑟发抖，而别人坐在车里听着音乐，
用傲慢的目光瞅着我们。

那么一个出色的女孩，跟了一个一
无所有的男朋友，兴许在许多人看来，
那女孩是对美好青春的辜负，对自己人
生的不负责。

我一时间有些自惭形秽，不知道如
何应付，尽量避开那些目光。但凌一尧
似乎看出我的不自在，她紧紧地依偎在
我身边，像孩子一样搂住我的胳膊，这
足以给我慰藉。

在人们的印象里，凌一尧是一个温
文尔雅的女孩，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
让我叹为观止。一天晚上我从公司出
来，准备骑车回家，不料自行车不见了，
地上只有一根断掉的链子锁。我摸一
摸口袋，一枚硬币都没有，不禁咬牙暗
骂了一句。

那天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情
绪极其沮丧，尽管我们可以再买一辆车

子，但它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是一笔不
小的损失。凌一尧安慰我说：“不要不
开心嘛，不丢一辆自行车，哪好意思说
自己有过青春。”

“那你怎么没丢过？”
“你丢就是我丢嘛！”她一本正经

地说。
我揉了揉她的脑袋，心情一下子好

了起来。
随后一个多礼拜，我们只能乘公交

车出门。
这是一个不用加班的星期六，和她

一起出去玩，经过上次购买自行车的胡
同时，她提议再买一辆旧自行车。我们
进去逛了一圈，看到那些车子没有满意
的，正准备离开时，凌一尧突然指着一
个角落，说：“看那辆车！”

我顺着她的手指望了过去，那里
有一辆黑色的山地车，横杠上绘着
几片云朵，正是我们丢失的那辆自
行车。我顿时无言以对，车子刚卖
出去两个月就偷回来，居然摆在同
一个地方销赃，这个老板也太黑心、
太嚣张了。

我问道：“老板，这辆车子怎么卖？”
“150元。”老板说。
“50元卖不卖？”
凌一尧揪住我的衣袖，说：“这辆车

就是我们那辆车！”
“我知道，这里都是他们的人，乱说

我们会吃亏的。”我说。
“怕什么？”她走到老板面前，理直

气壮地说，“这辆车子是我们两个月前
在这里买的，上个星期不知道怎么就丢
了，没想到在你们这里。”

“我咋知道？我们也是花钱向别人
收的。”老板不高兴地说。

旁边两个人凑了过来，抓耳挠腮捏
下巴，看样子随时准备帮助老板。我试
图将凌一尧护到身后，但她偏执地站了
出来，改用一口正宗的南京话说：“我跟
你们讲哈，我手机里还有照片，可以证
明这车是我们的。过段时间就要‘严
打’了，我爸就在公安局上班，你今天不
把这辆车子给我，我就报警，最低也给
你们一个窝赃销赃罪。”

老板想了想，不悦地说：“算了算
了，就当是我行善积德做好事吧，你们
把这辆车子骑走吧。不过我得给你们
讲清楚，这辆车子是我花钱买来的，不
是什么窝赃销赃，以后再弄丢了可别赖
到我头上。”

凌一尧眯眼笑道：“我就知道老
板是好人。放心吧，绝对不会再丢
了，我们这次会把名字刻在车子的扶
手上面。”

“走吧，走吧！”老板又气又恼，挥手
驱逐我们。

我推着车子和凌一尧一起离开，刚
拐出那条胡同口，凌一尧就一把搂住我
的胳膊，长舒一口气：“吓死我了，还以
为他们要打我呢！”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